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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章 萤

––––––––––––––––––––––––––—
却说诸多女子在声势炼赫的源氏太政大臣羽蔽下，生活称心如意，无忧无虑；源氏太政大
臣亦甚是清闲、安乐。推西厅玉望小姐，因遭意外烦恼，心绪纷乱，与这义父甚为尴尬。
但外人对此父女关系确信不疑，此等丑事便不可声张，况且他又不可与那可恶的大夫监相
提并论。因此玉囊只能忧闷于心。源氏虽有所恋，又恐诽言流传，故人前只字不提，心中
甚感悲伤。他常去探望玉望，伺机表白。玉望已值晓事之年，心中虽然懊恼，却并不断然
拒绝。只佯装不知，巧妙应付，令源氏甚是难堪。
兵部卿亲王盛闻玉空端庄娴雅，娇艳可爱，遂真心诚意向其求婚。不料却了无回音，心中

“甚是焦躁。时至五月，风习不宜嫁娶。亲王已不堪忍耐，乃写信与她道： 万望得见小姐
” “芳容，以诉心中相思之苦。 源氏看罢，便对玉警说道： 这又何妨！乃一大美事。此等

”人求爱于你，须常回信于他，万不可漠然置之。 便欲教她如何作答。然玉慧心中嫌恶，
借口心绪不佳，不肯回复。玉髦身边请待女，本无甚高资及才华出众之人。惟一人略具才
能，是其母亲伯父宰相之女。因家道中落，在此作情女，人称宰相君。此女子人品不错，
书法甚好。玉望向来令其代笔回复。此时源氏使唤来宰相君，口授内容，令其代写。这般
安排，或许意在窥探兵部卿亲王与玉髦谈情之状。玉壶对此甚为不悦。为免却源氏纠缠，
亦多少用些心思看看亲王那缠绵悱恻的情书，而并非心有所爱。
源氏欲窥人私情取乐，闲暇无聊，便自作主张约卿亲王前来。卿亲王接到回信，甚为欣
喜，即刻悄然赴约。源氏先将香炉暗藏室中，令空中香味弥漫。边门房中设客坐蒲团，前
面隔一帷屏，主客相距甚近。卿亲王至后，宰相君出来代小姐应对，却只差涩地呆着，答

“ ”不出话来。源氏从帷屏后伸出手来，拧她一把，道： 为何这般畏缩！ 其愈发狼狈。
兵部卿亲王沉静地坐着，甚为俊逸闲适。时值薄暮降临，天色依稀。忽由内室飘来幽香，
混着源氏衣香，越发芬芳。兵部卿亲王猜想玉髦容貌非想像所能及，愈加爱慕。遂直言将
其倾慕之情诉与宰相君。字如其人，合情人理，并非冒失贪色之辈，神情与常人颇有不
同。源氏一旁饶有趣味地偷听。玉望笼闭于东厢房，横卧在床。宰相君膝行而入，转达亲

“王之意。原氏令其转告小姐： 如此待客，甚为沉闷，万事应见机而行才是。你已知事，
”怎能回避亲王等人而令侍女传话。即使你不欲亲口答话，亦不必如此疏远。 此番劝诫，

令玉望甚为不快。但又恐源氏趁机闯入房来，索性溜出房间，来到正厅与厢房之间的帷屏
旁，俯身不动。
玉置静听卿亲王娓娓倾诉，默然不发一言。此刻源氏悄然溜近玉置身旁，忽地撩起帷屏下
端。刹时，周围亮光点点。玉望一惊，以为点着了蜡烛，却原来是源氏恶作剧。他于黄昏
网罗萤火虫，为免漏光，而藏于身边。此刻见时机成熟，便装作整理帷屏，突然放出萤火
虫，昏黑之中萤光忽闪。玉望惊吓之际，忙举扇掩面，其侧影美丽异常。源氏玩这把戏，
别有用心：兵部卿亲王热切求婚，只因玉囊乃源氏之女，并不知其美貌几何。昏黑屋内突
放光明，便可使其一窥玉髦芳容，好教她气恼。倘玉髦确系源氏亲生女，他定不如此，这
用心实甚无聊之极。源氏放出萤火虫之后，遂由另一扇门溜出，回府哪去了。
兵部卿亲王由王登举止推测：隔她甚近，远非料想所远。心中不免激动。他借着激光。从
绿罗帷屏隙缝间向内窥视，但见相隔不过一个房间之遥。虽只隐约窥见玉髦切娜之姿，却
也令他心驰神荡，铭记于心了。亲王遂赠诗道：
“恰似流萤绝声，包，如焚情火火更炽，

” “纵使君心欲纸灭，荧荧幽明未肯逝。望能体察我倾慕之心。 五望忖道： 此种情况，倘
考虑再三迟迟不答，有失体统。应速答为佳。即答道：
“ ”流萤不吟咏，惟身蒙火烧，怜此痴言人，苦情更难熬。 她草草和罢诗，令宰相君传
言，便自回内室了。卿亲王见如此冷淡，怅惘不已。然觉若过久逗留，似乎真乃好色之



人，便告辞离去。其时深夜漏鼓，檐前苦雨淋漓，亲王襟袖儒湿。这情形恍若子规啼血，
甚是凄凉。
次日，侍女们皆赞源氏照顾周到，似父亲一般，哪知他如此乃是别有用心呢？众侍女尤为
称赞兵部卿亲王仪容优美，言其酷肖源氏太政大臣。玉置见源氏为她操劳婚事，木免感

“激，暗忖： 此乃自己命苦，倘若寻得生父，以常人身份接受源氏爱情，亦未尝不可。如
”今这境况，实无可奈何矣。 然源氏为使其免受委屈，实不肯胡作非为，只是有此习癫而

已。即便于那秋好皇后，亦不见得是纯粹父爱。一有机会，便起不良之心。但因是后身份
尊贵、高不可攀，只得隐于心中，独自烦恼。而玉髦性情柔婉，容貌俊丽，令他常难以抑
制恋慕之情，而生非份之想。幸得即刻省悟，方才保住了纯洁关系。
源氏时而劝玉髦亲近卿亲王，时而又劝其疏远。时逢端午，源氏前往六条院东北的马场

“殿，乘便探视玉囊，对她说道： 你觉亲王如何？听说他深夜才归。他脾气恶劣，须若即
”若离，匆过分亲近。但凡世间男子，多妄情而动，独惹对方伤心哩。 那神态活泼搬洒。

他身着华丽锦袍，一件薄质常礼服随意罩上，异常高贵清丽。衣服上的花纹，与平日并无
‘二致，然今日尤为新颖，连在香亦格外芬芳。玉望想道： 躺无那烦恼之事。此人实乃俊

美可爱啊！恰值此时，兵部卿亲王派人送来一做白色的薄信纸上笔迹清晰优美。看似有
意，却木耐咀嚼。
“甚蒲逢端阳，遗没深水滨。

”孤寂无人采，根末放泣音。 此信系于一极长的甚蒲报上，令人难忘。源氏对玉鬓
“ ”道： 今天这信领你答复。 说罢离去。众侍女亦劝其回复。玉望似亦有意，遂答诗道：

“ ”吉蒲须根溪下泣，深浅未得群分明。一朝脱泥根端出，始见原本不甚深。 此诗用淡墨
“ ”写就。兵部卿亲王看罢，想道： 倘若更具风情，那才妙呢。 略觉遗憾。玉髦此日收到

诸多式样别致美丽的香荷包。心中甚为欢悦。往日沉沦的苦痛，皆已烟消云散。然不禁又
“ ”想： 惟愿太政大臣勿萌异念，我便可安然度日。

“是日，近卫府官员欲赴马场练习骑射。源氏便去探访东院的花散里。对她说道： 近卫府
官员在马场练习骑射，夕雾中将欲带几个男子乘便来此，白昼里便来，须早作准备。奇怪
的是，此地之事从未张扬，这些亲王却能知晓，而纷纷前来探访，自然闹大了，须留意才

” “是。 从廊上可望见马场殿。源氏便对待女们道： 大家打开门户，观赏骑射竞赛吧。今
”日左近卫府的漂亮官员将来此竞赛，相貌不逊于寻常殿上人呢。 侍女们便兴致盎然的等

候着。玉望那边亦有女童过来观赏。廊房门口挂起油绿帘子，添设了诸多上谈下浓的彩色
帷屏。女童和女仆们往来出入，络绎不绝。那边四个女童，身穿蓝面深红里于衫，外罩紫
红薄绸汗衫，煞是伶俐可爱，想必是王慧身边的！女仆们着端午节盛装，身穿上谈下浓的
紫色夏衣或暗红面蓝里的中国服。着深红色夹衫，上罩红面蓝里汗衣衫的则是花散里这边
的待女，甚是端庄稳重。各人竞相争艳，无不美丽动人。惹得年青殿上人注目不已。
此番骑射竞赛，方式不同于朝廷行事。近卫府中将、少将等人都来参加。花样繁多新颖。
源氏太政大臣宋时抵达马场殿，众人早已到齐。大家愉快地玩了一天。众侍女于骑射之事
不甚知晓，但对近传那光鲜服饰及竞争胜负之态颇感兴趣。马场宽广，直通紫姬南院。那
边的侍女亦都争先观赏。乐队奏《打球乐》及《纳苏利》为竞赛助兴。决胜负时，钟鼓齐
鸣以助威。竞赛至天黑尽，方告完毕。近侍们各按等级受奖。直至深夜，方始散去。

“是夜，源氏留宿于花散里处，与她闲话。他说道： 兵部卿亲王虽貌不惊人，但品性高
”雅、风流惆说，胜于别的亲王。众人甚是赞美。你可见过？有何不足之处？ 花散里答

“道： 他是你弟，却似乎较你年长。自昔日于官中窥见一面后，许久未见。听说近来常来
此，甚是亲密。其相貌亦俊美于往常。其弟帅亲王倒亦美丽，品格却不及他，颇具国王模

”样。 源氏听得此话，甚觉花散里好眼力。但只是微笑，不再审评其他人美丑。因他认为
揭人之短为无知妄谈，有失身份。敌对于那摸黑大将，虽人品高雅，世人称赞，犹觉不够
资格做女婿，因而从不言及。如今，源氏与这花散里，已不甚亲密，更无床第之欢。因花



散里禀性谦弱，万事委曲求全，实不般配源氏。多年来她笼闭居室，春秋游实之事，仅从
别人口中传闻，而不参与。源氏虽时常痛苦不堪，但亦从不勉强。此次难得这般盛会于她
院中举行，花散里甚感无上荣耀。吟道：
“ ”甚蒲味亦苦，稚驹莫要尝。喜逢端阳日，出谷沐阳光。 诗虽不甚优越，音调却还委
婉，源氏心中很是怜爱。便和唱道：
“ ”君如绿苔蒲，我是水族羌苍老共溪滨，永久伴翠萍。 此两首诗皆发自肺腑。源氏吟罢

“ ”笑道： 你我虽不常见，亦无床第之欢，然如此闲谈，甚为舒畅。 是夜，花散里将寝台
让与源氏，自己卧睡帷屏外。
连日来梅雨罪案。六条院内请女子颇感无聊，便每日赏玩诗画。明石姬擅长绘画，遂画了
此许送与紫姬那边小女公子玩赏。生长乡间的玉望，未免孤陋寡闻。这些画自是令她惊叹
不已，遂整日里忙着阅读描摹。玉置读了许多书，甚觉书中女子命运奇特，然竟无一人与
自己一般命苦。她想像书中那住吉姬生前定美貌绝伦，而那妄图霸占住吉姬的主计头便是
可恶的大夫监筑紫，而自己就是住吉姬。源氏闲适下来，便四处闲逛。见此类书散布各

“处，有些惊讶。某日对玉望道： 此等故事，多为杜撰，明知不真，亦这般执迷，你们女
”子真是乐于受骗。梅雨零零，却头发蓬乱，只顾埋头作画。 说罢，大笑木止。转念一

“想，便又说道： 寂寞无聊之时，看此类书亦未尝不可，且故事中凄婉曲折处，颇富情
味，动人心弦。以此消遣，倒也怪你不得。另有一类故事，甚是夸张离奇，荒诞不经，教
人心惊胆颤。但静下来一想，便觉绝无此理。近日我那边侍女亦常为那小姑娘讲此等故
事。我一旁听后，亦惊叹世间竟有如此善编故事之人。纯为无稽之谈，但或许亦真有其

” “事。 玉髦答道： 对呀，似你这般善于杜撰之人，才作此番答释；而我这愚笨之人，却
” “深信不疑呢。 说罢推开砚台。源氏道： 只当我胡乱评议罢了。其实，亦有记述真情

”的。像神代以来的《日本记》等书，便详细记录着世间大事呢。 止不住又笑起来，
“道： 小说所载，虽非史实，却是世间真人真事。作者自己知晓体会后犹觉不足，欲告之

别人，遂执笔记录，流传开来，便成小说了。欲述善，则极尽善事；欲记恶，则极尽恶
事。皆真实可据，并非信笔胡造。同为小说，中国与日本有别；即便同为日本小说，古代
与现代亦大相径庭。内容深浅各有所重，不可凭空妄事解论。佛经教义之中，亦有所谓方
便之道。愚昧之人于此迷惑不解。其实《方等经》中，此例甚多。究其原旨，可谓大同小
异，觉悟与烦恼，便犹如小说中善与恶。故世上诸事，由善来看，并非皆为子虚乌有，毫

” “无教益。 源氏兴趣大增，极赞小说之功。继而话题一转，对似懂非懂的玉置道： 不
过，小说中有天似我这等痴狂不悟之人呢？怕也没有你这佯装不懂、孤僻无情之女吧？也
好，就让我来写部如此古无前例的小说流传万世把？说毕，挨过身来。玉量默然颔首，过

“ ” “后才道： 此事已盛传，何须借以小说。 源氏道： 你也觉得少有么？你这态度亦绝无仅
”有呢。 说罢，倚在壁上，神态甚为潇洒。遂即兴吟道：

“ ”愁苦忧心觅旧事，古来未有背亲女。有悻父母，也是佛法大戒。 玉望准低头无语。源
氏便伺机抚其秀发，极诉无限怨情。玉髦终于答道：
“ ”我亦追寻古来事，从来无见此亲心。 源氏听罢，甚觉羞愧难当，一时尴尬不已。
源氏于恋爱，可谓经验丰富，世间少有。然对其小女儿，却管教甚严，关怀备至。他告诫

“紫姬道： 于小女公子面前，万不可阅读色情故事。她虽年幼，不会对那故事中风情女子
”生趣，但倘认为无关紧要，那便会铸成大错。 此番情真意切之谈，渗透父女亲情，若被

玉里听到，定然目很命薄。但紫姬以小女公子喜读为借口，常看得爱不释手。对那《拍野
物语》中画卷，亦赞不绝口。见画中小姑娘若有所思地躺着，遂忆起自己幼时情形。源氏

“对她道： 小小年纪，已这般怀清。那我这耐心，实可作世人模范了。
“紫姬道： 故事中轻薄女子，扭捏作态，一味效仿别人，甚为粗俗可笑。惟《空穗扬语》

”中藤原君之女，率直稳重、谨小慎微。然又过于偏颇，与男子无二，实不足取。 源氏答
“道： 此种女子，书上有，现世也有。自谓品性端正，异于常人。果真不懂生之乐趣么？



如今，父母教养女儿，只愿其受世人赞誉，却压抑了烂漫无邪之天性，甚为遗憾！须知有
的女子幼时旁人称赞，长大成人后，言行举止却不乏可取之处。因此万不可让那浅陋之人

”赞誉你的女儿。 书中描写后母虐待儿女之事甚多，教人心生厌恶，小女公子不直看。源
氏便严格选择故事，令人誉写清楚，配以插图，送与小女公子。此番周全考虑，谁愿小女
公子将来平安无恙。

“源氏常想： 在世之日，小女公子由我照护，自是无忧无虑。若现在让兄妹二人熟识，生
些感情，他日我死之后，倒亦有个照应。因此他允许夕雾去小女公子所居的南厢房，而禁
止其进紫姬及侍女们居处。源氏子女不多，故也甚为关怀夕雾。加之其心地敦厚，质朴诚
恳，源氏对他非常放心。小女公子时年八岁，犹喜调弄玩偶。那模样令夕雾忆起当年与云
居雁玩耍的情景，遂热心帮其招玩偶的房间，心中难免沮丧。然记忆终归记忆。倘他遇到
年貌相仿的女子，夕雾也偶尔与之调情，但皆逢场作戏，断不会当真！惟钟情于云居雁。
如今谁愿早日升官进爵，脱掉这低贱绿袍，向云居雁求婚。原本倘他恳求不止、强欲成
亲，内大臣亦可让步。然其定要内大臣自悟，向其道歉。因此只将炽热之情隐忍于心，决
然不露一丝迹象。连云居雁诸兄柏木等亦觉夕雾态度冷淡。柏木右中将倾心于玉髦，但除
却小侍女见子之外，无人相帮于他，遂求助于夕雾。然两人关系，与父辈当年一样，甚为

“ ”僵化。因此夕雾冷漠道： 别人之事，与我无关。
内大臣膝下男儿不少，皆为后房众多姬妾所生。也都已按其生母身份及本人品质，赐予地
位和官爵，各自称心决意。但女儿却甚少，长女弘徽殿女御入主后宫未成，次女云居雁入

“官也未遂，皆令内大臣惋惜不已。而对夕颜的女儿，亦念念木忘。他想： 我可爱的女
儿，随那轻薄母亲古无踪迹。不知现在如何？但愿其母略解事理，勿与人言乃我之女儿。

” “无论怎样，万望她能带女儿归来。 遂对诸公子道： 如有人自说是我之女，务必带来。
当年我任情而动，犯有诸多懊悔之事。其中一出众女子，与我相好之日，生下一女。后因
一念之差，离我而去，母子现不知身居何方。我家女儿本已稀罕，又失去此女，甚为憾

”事。 如此时常言及，当然亦有忘怀之时。但每每见别人为女儿操劳之时，内大臣便觉颇
“多烦恼。不胜悲伤。一日他做了一梦，便宣召一高明解梦人辨析，那人道： 大人恐有一

” “失散多年的公子或小姐，现寄人篱下，不久将有消息。 内大臣道： 女子寄人篱下，不
”知吉凶如何。 此刻他又想起玉置，更觉思念不已。

 第二十六章 常夏
––––––––––––––––––––––––––—
酷暑六月，骄阳似火。一日，夕雾中将陪侍源氏于六条院东边的钓殿中纳凉。殿上诸多亲
信侍候于旁，忙着调制桂川进呈的站鱼及贺茂川产的蹲鱼为午膳。内大臣家几位公子正前

“ ”来造访夕雾。源氏道： 来得正是时候，我闲寂无聊，正准备打统呢！ 遂命人端上凉水
泡饭，斟上美酒，特地叫来冰水解暑。席间谈笑风生，甚为热闹。虽碧空无云，赤日炎

“炎，然凉风徐徐，亦颇感惬意。不觉已回荡西山，鸣蝉扰耳，苦热难耐。源氏便道： 这
” “般酷热，水亦毫无用处，我也顾不得礼节了！ 遂躺下。又道： 此时，已无丝竹之兴。

然而终目无所事事，亦苦闷不堪。那些官中侍者，仍系带紧扣，真不知如何抵挡。我们于
此随心所欲，倒颇自在。然多日不理世事，仿佛已为老翁，且讲些近时世事与新奇传闻

”吧！ 但一时半晌如何找得新奇之事，众人惟默不作声，毕恭毕敬。
“气氛有些沉闷，源氏便问内大臣之子养少将道： 听人传言，你父内大臣最近正悉。心教

” “养一外边穷人之女。确如此么， 养少将答道： 是的，但亦并非尽如世人所说。只因春
上家父曾做一异梦，解梦人称有子女在外。此事传出，遂有一女子来投，自称为我父之
女。兄长柏木中将闻知，便去查访。真假与否，尚待核实，我亦不甚清楚。孰料世人竟当

”作珍闻趣事而传述。此事于我父亲亦有损美誉了。 源氏证实确有其事后，又微笑
“道： 你父亲子女众多，还嫌不够，去寻这么一只离群之雁，也末免过于贪心里。我家子

女甚少，倒颇想此等人来投靠哩。如今那女子投靠你父，想必亦有些因缘。你父当年，甚



”是风流多情，随处留香。即便一轮明月，于那污浊的水里，怎得清晰！ 一向不苟言笑的
夕雾，深知内大臣这女儿近江君极为一般，见父亲这般比喻，也禁不住笑了。源氏玩笑

“道： 夕雾啊，不如你将这落叶拾了吧。折取同根之枝，聊以慰怀，也胜过遭人拒绝、受
”人耻笑呢？

原来，源氏与内大臣表面虽亲睦，却为夕雾与云居雁婚事负气已久，夕雾甚为失意。故而
“道出这番讥讽之言，以便少将传与内大臣，气气他。转念又想道： 内大臣为人直爽，善

恶分明。若知美丽的玉望藏于我处，不知要如何恨我了。我且不露声色，待时机成熟，将
”玉堂突然送去。她姣好的容貌定会引起他重视并悉心教养。 其时夜风习习，凉爽宜人，

“众人流连忘返。源氏道： 与你们一同纳凉，真是惬意，只怕我这年岁会惹你们生
”厌。 说罢，往玉堂那边去了。诸人皆起身相送。

“暮色渐浓，玉里房中甚为幽暗。诸侍女面目难分，惟见一律便装。源氏便对王里道： 稍
” “稍坐到外边些吧。 又低声道： 非少将与藤侍从随我来了。他们久慕此地，向往不已，

然夕雾中将太过老实，竟毫无察觉，不曾带来。纵使寻常女子待于深闺之时，也有身份相
宜的人倾慕爱恋。我家女子虽多，然慑于我之威势，不敢随意恋慕。自你来后，景况便大

”为改观。闲寂无聊之时，我亦常想窥探他们的用心。而今果然如我所料了。
庭前种着许多抚子花，有源于中国的，也有产于日本的，五彩缤纷甚为谐调。庭中无乱草
杂木，整洁幽静。抚子花傍着篱垣争奇斗艳，与这夕暮交相辉映，景致甚是美丽。随源氏
前来的诸公子走近花旁，因不能随心折取，深感遗憾，然甚为留恋。源氏对无望说

“道： 这些人聪慧俊秀，各有所长。尤其那棺木右中将，俊逸稳健，气度高雅。他近来如
”何，有音讯么？万不可冷漠相待，令他培心。 诸公子中，夕雾中将亦甚为优秀。源氏

“道： 内大臣拒绝夕雾求婚，实为意外。难道源氏家不够高贵？他厌恶夕雾，难道是为保
” “ ‘ ’ ” “持皇族嫡亲的繁荣？ 玉堂道： 那云居雁妹妹想必切盼 亲王早光临 吧？ 源氏说： 亦并

‘ ’非如此，他们俩并不奢求 请来作东床，肴撰何所有 之殷勤招待。惟美梦遭破，于这两人
亦未免太残忍了。倘因夕雾官位低，恐有失体面，只需佯装不知而托付于我，我自会安排

”妥当。 说毕一声叹息。玉望听得此话，才知源氏与内大臣并非真正亲睦，她与父亲团聚
之期看来是渺不可知了，不由忧伤满怀。

“是夜，月亮已隐退，院中甚为黑暗，众传女便点起灯笼。源氏道： 灯笼距人太近甚热，
不如点青火罢。便唤传女拿来一台黄火。此处有一优美和琴，源氏遂取未拨弄，但闻弦音

“清越，和谐悦耳，便乘兴弹奏了一会。又问玉望道： 向来少见你弹琴，你不甚爱音乐
么？若值皓月朗照的秋夜，临窗弹琴，其琴声与虫鸣交合相应，甚为新颖悦人哩。和琴构
造简单，形状亦小，却声韵俱备，独有其长。将其称为和琴，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深速幽
雅。这乐器，或许是为不习外国乐器的女子用于练习的吧。其弹奏技法，并无甚深奥秘
诀，但欲造诣精深，亦并非易事。此技今已无人可与内大臣相比。虽同为简易清弹，然造

”诣高深之人弹来，兼备众乐之音，妙不可言。 玉望对和琴也略知一二，听罢此番讲解，
“求学之心更为迫切。遂问： 他口管弦之会，我亦可听么？乡野蛮夫中，学和琴者亦多，

” “皆以为简单易学。岂知奏来竟这般深奥美妙。 她诚恳热忱、满脸艳羡。源氏道： 那是
自然。提到和琴，似为乡野低级乐器。殊不知每逢御前演奏，掌管和琴之女官却被首先宣
召。不晓外国如何，但在我国，和琴却为众乐之祖。你若能请教于和琴名手内大臣，便不
难学成。但要其毫无保留传教于你，却颇不易。但凡种种技艺，造诣精深之人，断不肯轻

”易外传。不过你总会听到的。 说毕，又取过琴来，弹了一小段，音韵甚为和美。玉堂静
耳倾听，想像内大臣那绝妙琴技，思父之心越发深切，亦更为烦恼了。

“ ”抚着和琴，源氏吟唱起催马乐： 莎草生在贯｝；；边，做个枕头软如绵。 声音温柔动
‘ ”人。唱到 榔君失却父母欢 时，脸上微露笑意。随即顺势清弹，果然妙不胜言。唱罢，对
“玉望道： 你亦弹一曲，如何？凡学技艺，须得抛却顾虑，不畏羞耻，方有所获，惟《想

”夫怜》曲你不宜弹。其他乐曲，须与人合奏，才易上进。 源氏如此谆谆教诲，不厌其



烦。玉望于筑紫时，曾有一自称出身京都某亲王家的妇人擅长和琴，便请其教授。但她深
恐所教不得法，羞于弹奏。然又迫切想学，便希望源氏继续弹奏，无意中靠近他

“ ”道： 咦！这是何风相助，令琴音如此优美！ 她醉心子琴声，那神态于火光映衬之下，
“ ”艳丽无比。源氏笑道： 惟你这灵秀之人，才招来沁人心脾之风呢！ 将琴推向一旁。玉

“慧心中甚为厌恶。因传女在侧，源氏未能如先前一般调戏于她，遂转换话题道： 诸公子
为何离去了？还未赏够抚子花呢！某日访内大臣亦来看看。真是时光如梭啊！二十年前一

”雨夜，内大臣言及体状，如临眼前。 遂略告于玉髦。不禁感叹万端，即兴吟道：
“抚子娇艳新露出，探访篱根已有人。深恐他问及你母亲之事，令我难堪，故藏你于此，

” “ ”让你受委屈了。 玉髦甚是悲伤，亦吟道： 山畔托根等抚子，探访篇报是何人？ 那神态
“ ……”生动，教人不胜依恋怜爱。源氏苦恋之情难耐，遂吟唱古歌： 若非来此 以宽慰玉

皇。
源氏频频探访玉望，过往甚密，深恐泄露引起非议。有时自己也觉有愧于心，只好暂作收

“敛。然此情终究难以忘怀，遂找出种种理由，致信玉皇。想： 与其这般繁琐，自寻烦
恼，不如任情倾性，接娶过来。但如此定遭世人讥讽，于我倒咎由自取，于她却委实冤
枉。我虽无限爱恋她，却断无让其与紫姬比肩之意。若列于妾胜之中，我自己倒位尊名
重，于她又未免委屈了吧。若嫁于纳言之类寻常小吏，还能获得专注怜爱呢！索性将其嫁

”与兵部卿亲王或提黑大将吧！我亦可就此断绝念头。 然一见到玉量风姿，那念头又不由
而起。近日犹借口教琴，频频亲近于她。
起初玉童因源氏言语轻优，很是厌恶。后见他不过如此，并无非礼之举，亦不再过分担
心。遂习以为常，态度亦有所改变了。回答源氏之话时竟带几分亲见之相。如此姣美可

“爱，源氏越发难舍，不肯就此罢休。心想： 别再犹豫了，还是留下她再招个女婿吧，我
亦可伺机前来，偷偷与其相见，互叙衷肠，聊慰寂怀。如今她年事尚幼，不信风情，对我
心生厌恶；招婿之后，即便郎君监视森严，且人多眼杂，只要我真心爱她，也是无妨

”的。 这居心实甚荒唐，源氏自己亦感不安，左右为难，真是苦不堪言。二人之纠葛，堪
称绝无仅有了。
话说内大臣邪内众人，对内大臣新近找回的女儿近江君甚为不屑，世人亦诽言轻视。内大

“臣告已闻知。一日谈话中，非少将顺势言及太政大臣曾问他之事。内大臣笑道： 确有其
事！他不也迎来一个素不相识的乡下姑娘，百般教养么？素闻他极厌长舌之人，自己倒特

” “别留意我家之事，实乃我之荣幸呢！ 兵少将道： 据说居于西厅之人，容貌甚好，求婚
”之人颇多，兵部卿亲王正为她苦不堪言。大家都猜测她定是个无怨美人呢。 内大臣

“道： 很难说吧。源氏太政大臣位尊权重，世人对其女的溢美之辞，亦不过人情所致。我
看未必真如所传，否则早已众所周知了。太政大臣声名显赫、极尽富贵，生活甚为悠闲。
惟子女甚少，不无遗憾。倘正妻生有女儿，悉心调教，品貌无假，倒颇为世人艳羡了。可
惜不仅没有，连倒房生养也极稀少。膝下无伴，难免孤寂呵！明石小女公子，虽母亲身份
微贱，然前世福缘，前途不可估量。而那乡下女子，或许并非其亲生之女呢。毕竟太政大

” “臣生性风流，抑或有此劣径。 对玉髦这番贬斥之后，又道： 但不知太政大臣如何定度
其婚事。兵部卿亲王人品优越，与太政大臣交情深厚，想必可以如愿吧！这倒是门当户对

” “的。 此刻想到女儿云居雁，心中甚为不悦： 为何无玉量那般盛名呢？惟望世间男子亦
争相爱恋她吧。那夕雾中将，人品虽不错，然必于其进爵之后方将女儿许配与他。不过，

”倘源氏诚恳请求倒亦不妨应允。 无奈夕雾若无其事，内大臣深有所怨。这般思量一番，
便由养少将相陪，向云居雁房间漫步而去。
其时云居雁身着轻罗单衫于床上昼寝，颇有凉意。她身材娇小动人，肌肤如玉。纤手握
扇，枕腕而卧，姿态甚是美妙。头发稍短，但宋瑞浓艳如云，随意散于脑后，倒也别有风
味。众侍女亦都静卧于帐屏后休息，室内甚是安静。内大臣进入室内，众人皆不知晓。内
大臣轻折罗扇，云居雁才稍稍醒来，睡眼惺松地望着父亲，那眼色甚为迷人。因羞涩而红



“晕满颊。父亲亦觉女儿标致无比。对她道： 我时时教导你，女儿家言行举止要谨小慎
微，守身如玉，怎么竟于白昼随便睡着，传女亦不知去何处了。过于随心所欲，乃下等女
子所为。而过于呆板拘谨，便又如僧人念不动明王之阳罗尼咒。若对身边至亲之人，亦态
度冷淡，疏远戒备，自认高贵，实甚为粗俗，不受人爱呢。如今太政大臣欲使小女公子将
来成为皇后，正悉心教养。要求她万事皆通，见闻博广，亦不无道理。然而人各有异，须

”因材施教，方能习得优秀品质。将来这小公子长大人宫，定会不负众望吧？ 过后又
“道： 我本望你成为宫中女御，现在看来恐事与愿违了。但我亦决不让世人取笑予你。每

逢闻得世人传言女子贤愚善恶时，便担忧你的前程。今后于那以假情假义试探份之人，暂
”不予理睬。我自有安排。 父亲这番慈爱关照，令云居雁深为感动。遂忆起当年，年幼妄

情，与夕雾之事引起世人非议，及惹父亲生气之情状，一时羞愧不已。祖母太君思念孙
女，不免怨恨，时常来信诉说。然因内大臣已有交待，便只得作罢。

“却道内大臣虽找回了近江君，并安顿于邸内北厅，心中却想： 我好糊涂！竟作此多余之
举。但若送回去，又未免太过轻率，如儿戏一般。而收养家中，世人愈将嘲笑，认为我妄
想教养这等不中用之人。外人言其相貌丑陋，其实远不至此。不如送于弘徽殿女御处，做

” “个蠢宫女吧。 其时弘徽殿女御归宁在家，内大臣前往探望，笑道： 这个妹妹随你去
吧。此事是我考虑不周，一时糊涂所致。吩咐你那些老年侍女教她规矩，免得别人耻

” “笑。 女御道： 也不必担忧太多，传言未免夸张。只因柏木中将等料想她美貌绝色，便
”急急找来，期望太高罢了。世人这般非议，她定甚为难过。 此番应答，甚为有礼，这弘

徽殿女御并非绝色女子，但神态清丽，平易可亲，气质高雅。连内大臣见了，亦暗自赞叹
“ ”不已。便对她说道： 总之，是柏木因年轻而欠虑之故。 如此议论，着实委屈了近江

君。
商议妥当，内大臣便赴北厅探望近江君。从高卷的帘子向下望去，但见伶俐的年轻侍女五

“节君，正与近江君打双六。近江君揉着手，急急叫道： 小点子，小点子户见此模样，内
“ ”大臣甚为焦虑： 啊呀，这成何体统！ 便举手示意随从人等止步，独自轻轻走至边门，

“由门缝窥探。恰纸隔扇开着，可以一览室内情状。此刻五节君亦尖声尖气叫道： 还报，
” “还报！ 不停摇骰子筒，久不肯掷出。内大臣心想： 两人模样轻优，如此不顾女儿家气

”度，真不知作何感想。 近江君虽面部扁平，但相貌亦有几分秀美，尤其一头乌发，光泽
鉴人。惟额角低矮，声音浮急。模样很像父亲，但却是拙劣得肖似。内大臣镜前自视，亦

“不得不暗叹前世缘孽。便于室外对近江君道： 此处还习惯么，有否不妥之处？我事务烦
” “杂，未能常来看你。 近江君仍伶俐答道： 居住于此，与多年来日夜思念而不得相见相

”比，真是无忧无虑，心满意足得多啊！而那时就好比打双六手运不好，气死我了！ 内大
“臣道： 是啊，我身边可供使唤之人甚少，常孤独寂寞，盼你已久，而此事也并非易事

啊！如果做一待女，倒不必计较身份，于众人中即便有些粗俗行为亦不为人注意，可以放
心。但仍有顾虑：倘外人知道这女子身份，那她的不端言行必有损家人体面。寻常人家的

……”女儿尚且如此，不寻常的自是 话说到此，意已溢尽。但父亲这片苦心，近江君并不
“知晓，直杠杠地道： 不要紧，不要紧，我不计较这些，若看我太重，称我小姐，反而让

” “我拘束。为爹爹倒使壶，我倒是情愿的。 听罢这话，内大臣忍不住笑道： 你怎能做这
”种活儿！若真孝敬父亲，你以后说话低声些，我就长命百岁了。 内大臣口吻带着调侃，

“说罢便照视着女儿。近江君又快语嚷道： 我生来就这样！妈妈生前曾告诉我，生我之
时，妙法寺那快舌长老来产房念经，我便捡了他这快舌头。妈妈亦甚为焦虑呢，我这毛病

” “是得改了。 内大臣原本也有些忧虑，如此一番话，可见她确有诚挚孝心，便说道： 身
为长老，却进产房念经，足见并非好人。他这毛病，正是前世造孽，遭报应得来。如同哑

”巴与口吃，是毁谤大乘经典所受的报应。
“与近江君一番话，使得内大臣犹豫起来，不好将她送交弘徽殿女御。他想： 女御为亲生

‘之女，然品貌高贵，世人倾慕。送去这样一人，实在唐突。她定会等我： 父亲究竟为何



’ ” “贸然接来如此怪人？ 且女御身边众侍女，亦必将其怪相四处传开。 遂对近江君道： 这
几天女御正好归宁在家，你何不常去探望，领受她高贵气质。你虽身份寻常，但只要多多

” “交往高贵之人，虚心学习，自然也能成高雅之人。 近江君说： 真能这样，这可高兴死
了！多年以来，我想尽种种办法，日思夜盼，总想大家承认我。如今爹爹允许我亲近这位

”大姐，即便叫我替她汲水，我也乐意。 她甚是得意，说话竟快如鸟哈。内大臣顿觉已无
“药可救。遂对她说道： 你不必亲自汲水或拾薪，亦可去见她。惟望你离那老和尚远些

”吧。 这讽喻颇为幽默，但近江君全然不懂。当朝公卿重臣中，内大臣仪表堂堂，光彩逼
“人，凡夫俗子不敢仰望。但这近江君甚为愚顽，口无遮拦。她接着问： 我何时可探望大

“姐呢？内大臣眉头微灌，答道： 理当择个吉日的。但不择也罢，何必大肆声张呢？若是
”想去，即日亦可。 说完便起身而去。

途中，内大臣昂首在前，四五位大官员毕恭毕敬尾随其后，衬得他的一举一动都威风无
“比。近江君目送内大臣一行远去，回头对五节君嚷道： 啊呀呀，我有如此威风的父亲，

……却落魄在穷乡僻壤的小户人家
“ “五节君道： 高贵过甚，教人畏惧。我倒觉得若你父亲身份普通些，懂得怜爱你，反而

” “更亲切呢！ 如此想法，倒也有些古怪。近江君便骂道： 你怎么又胆敢与我这高贵之人
”捣蛋了？往后不许对嘴对舌！ 那口没遮拦，任性不拘的娇嗔之相，倒自有几分可爱。只

“是长居于僻野蛮夫中，不懂言语之道罢了。却道这言语，亦是有讲究的： 即便平常讲
话，也须轻缓适度，娓娓道来，方可让人感觉舒畅悦耳。吟唱趣味不浓的诗歌，只要声调
适中，婉转绦绕，首尾之句缠绵悱恻些，即便不能深解诗歌意义之人，听来亦趣味盎然。
但近江君并不懂此理，即便其话含义深造，她听来也寡然无味，推闻生硬浮躁之声而且。
其乳母又为浅陋村妇，性情蛮横，言行粗俗。近江君耳濡目染，自然品性低劣了。但也并
非一天长处：她能将本末不称的三十一字短歌脱口凑成。

“内大臣去后，近江君便对五节君道： 爹爹叫我去拜访大姐。她是皇上身边的女御，身份
高贵。我若件逆不去，她定会怪罪于我。爹爹即使将我视作举世无二，但若女御等鄙视于

”我，我在这府内如何立足？ 由此知内大臣对她并非关心备至。于是近江君命侍女送一信
“ ‘ ’ ‘ ’与女御。其中写道： 相隔甚近， 仅一疏篱 ， 似形随影 ，而至今未得拜访，莫非有谁设

’ ‘ ’勿来关 乎？甚为遗憾。虽未拜见尊颜，却正如 不识武藏野，闻名亦可爱 ，你我恰似同根
“之紫草。此比拟，能勿冒读乎？诚惶诚恐，诚惶诚恐。字间点子甚长。背面又道： 诚

‘ ’ ‘然，当今夜趋前叩晤，亦所谓 越憎爱越深 乎？怪哉，怪哉，思暮之情， 犹似川底涸，地
’ ”下有泉通 也。 上方又题一诗：

“ ” ‘常陆海中芳草生，亦恐在伊香加崎。田于浦里浮萍身，追随芳影始拜见！ 我心并非 漫
’ ”然似水波 。

纵观全信：折皱青色之纸，飞舞潦草之字，稀疏无度，东倒西歪。道是草书，实为自创。
‘尤其 l’字极长，像条蜿蜒的蚯蚓，虚张声势。近江君含笑欣赏一番，煞是得意。倒也懂得

女子书简格式，信纸卷得细小，系上一枝抚子花，派一新来打扫厕所的女童送去。此女童
“虽伶俐俊俏，却亦不甚懂礼节，径至弘徽殿女御膳室中，对诸待女道： 请将此信呈送女

”御。 杂役情女认得她是北厅那边的侍童，便收了信。再由一名叫大辅君的侍女，解下花
“枝呈与女御阅读。女御看罢，微笑着搁下。贴身侍女中纳言从旁窥看，说道： 这信时尚

” “得很呢。 想再细看。女御道： 这种体式的草书首次见到，颇难看懂。诗亦本本不称，
” “略知大概罢了。 将信递与中纳言，说道： 你即刻替我回信吧，也要如此大楼大样，免

”得被人鄙为下品。 众侍女挤在一旁议论纷纷，低声窃笑。其时女童健索回信了。中纳言
“告女御道： 此信堆砌诸多典故，广博诗句，小女不才，恐难写出与之烟美的回信。叫人

” “代笔又显失礼，就回诗一首吧！ 遂模仿女御笔迹写道： 相处甚近，而一向疏远，实为
恨事。



”常陆骏河源海浪，须磨浦上得相逢。但盼芳迹早日至，箱崎松亦此间笼。 亦特意模仿来
“诗。读给女御听了，女御道： 啊呀，如何使得？若她真以为是我所作，岂不讥诮这拙劣

” “ ”的诗行？ 中纳言答道： 无妨，此诗自有人叫绝。 于是把信封好，交与女童。果然近江
“ ”君看华回信，说道： 此诗何等风趣！原来她在等待我呢。 遂拿来浓烈的衣香，将衣服

熏了又熏，重新梳理头发，又用胭脂将脸涂得鲜红。如此妆份，倒也华丽娇憨。然与女御
会面时，不定会生出多少笑话哩。

 第二十七章 篝火
––––––––––––––––––––––––––—
内大臣家这位新来的小姐，很快成为京都世人的话柄，种种讥评谣传，闹得满城风雨。源

“氏闻知，说道： 不管别人如何评说，只要是找出这么个素不相识的深闺女子当千金小姐
看待，一不称心，便逢人诉苦，故谣传四起；如此作风，内大臣怎能作得出？此人专在细
小的事情上过分要求，以显示其精明；又加上他考虑问题总不周全，未曾调查清楚便作出

” “贸然之举。稍不如意，便闹得不成体统。 他同情那近江君。玉是听了此话，想道： 我
幸好未去投靠父亲。虽说是亲生父亲，但久末相处，不知其禀性如何，忽然前去亲近，怕

”要受辱呢。 于是暗自庆幸。右近也大为赞同。源氏虽然心底对玉望的恋情越来越炽，但
仍很强忍着，只能在表面上关心她、怜爱她。玉髦也就渐渐亲信他了。初五六日的月亮早
已西沉。天空昏暗，风瑟瑟地摇响获花。这一切皆暗含着一种秋意。夏尽秋来，凉风乍

“ ……”起，他想起了古歌 吹来我夫衣 之句，目睹秋风落叶，一派萧条，凄清冷落之感顿
生。连日来只得频频探视玉望，终日与之抚琴作伴。源氏与玉望枕着和琴，齐首并卧。源

‘ ”氏喟然而叹： 加此并卧，竟然无任情而动的非礼行为，世间还有谁能办到呢？ 夜已很深
了，因担心侍女看见，便起身准备回去。庭前已经熄灭了几处黄火，源氏便唤随从右近大
夫点火。湖边的卫矛树亭亭如盖，送来一阵阵恰人的凉风；虽疏疏朗朗地点着松明，但离
窗较远，热气不能入室。火光反倒显得凉爽，映在玉皇身上，姿态婀娜，艳丽动人。源氏
轻轻抚摩这瀑布般的秀发，光洁如玉，柔顺幽香。玉置小鸟依人般温顺可爱，源氏委实不

“愿离去，故意说道： 这黄火应该有人添加才是。如此无月之夜，倘连火光也熄灭了，孤
” “独无聊，真是害怕。 便赋诗赠与玉皇： 情焚中胸似案大，浓烟盛焰不减灭。倒是何时

‘ ’ ”可消呢？虽然不是 夏夜蚊香蕉，胸底清思不断烧 ，但那是何等难忍的痛苦啊！ 玉量觉
得有非份之意，于是答诗道：
“ ” “君心若如等火焚，烟飘长空永不返以免外人怪异。 源氏见他面色不悦，说道： 如此看

”来，我该走了。 便出得门外。此刻东院花散里有筝笛合奏之妙音传来，笛声悠扬悦耳动
“听。原来这是夕雾中将正与几位形影不离的游伴在奏乐。源氏说道： 大概是柏木头中将

” “在吹笛吧？吹得真是不错！ 他又不舍离去。便叫人前去转告夕雾： 我这里黄火清风，
” “很留人的。 不一会儿，夕雾同柏木头中将及并少将三人翩然而至。源氏说道： 秋风送

”来你们美妙的笛声，倒勾起我满腔愁绪了。 遂取过琴来，小弄一段，也甚是动听。夕雾
以笛吹出的南吕调音乐尤为优美。柏木因念着五望，迟迟未能启口。源氏着急了，催他快
唱。柏木的弟弟养少将便奏乐低吟，其音与金钟儿的鸣声酷似。源氏也和着琴声唱了两
遍，便让琴与柏木。最为动人的是柏木弹的爪音，华丽而不失幽雅，技法不亚于其父内大
臣。

“源氏无限伤感地对三人说道： 隔帘怕有知音人。如此秋夜，举酒浇愁只怕容易醉啊！我
”这入秋之人，醉后难免触景生情，垂泪以对，心中之言恐脱口而出。 玉望生怕他说出什

么尴尬的话来。棺木和非少将与他有兄妹情份，因此格外亲近，便在帝内向他俩窥望，仁
兄弟俩却并不曾知晓。特别是柏木，他正一心思恋着这帝内之人，心中情思如火燃烧。人
前尚难自禁，哪有心思弹琴呢？


